2023.11.10-1 关于神曲沉淹的写作思路大方向
但丁的《神曲》只是构筑了地狱、分类了各种罪恶、对应了各种惩罚、举了几个人物的例子
——⭐可以继续【扩写每一个罪恶的具体内涵+更现代有情感的具体事例+增加与虫相关的惩罚（或解明已有惩罚与虫的关系——下一条已经解明。）】。

2023.11.10-2 虫的设定部分——噬咬【恐惧】
虫向着苦痛的灵魂传递真相，无论这灵魂是否是人或类人。——所以【虫咬罪人】
[bookmark: _GoBack]虫向着苦痛的灵魂传递真相，无论这灵魂是否是人或类人。因此，虫多偏爱噬咬罪人。
虫，本只是自然存在的生物，它的存在并不和人类有太多关系。
但是在地狱里，它总被擅自看作【惩罚者】、是【罪孽的噬咬者】。
⭐人们都说，它的聚集代表了罪的聚集，它的离散代表罪孽的洗净。——但虫术师和炼金术师说，它们本是趋向【恐惧】才去的。——以此来说，罪人是因为怕了自己的罪会遭到罚，才会被虫咬。
如果真的有那极少数的罪人对自己的恶行没有愧疚与罪恶感，如那些天生大脑上有着生理性缺陷而反社会的人——那所谓的惩罚，也近不了他一分。

【巨大肋骨】设定补充：
是卢奇菲罗和各种巨人吃下的亡魂仍未消化——在【破衡者】杀死巨人们后，巨人肉体腐烂，露出里面没消化的亡魂，他们想要逃出胸腔，却不肯谦让，终是一起卡死再肋间，同胸腔里【污浊的巨人之息】一同上浮，分布在各层。
而亡魂们因为卡死在魔鬼肋间不可分离，失去了最终审判的资格，持续着【对罪恶的愧疚与对惩罚的恐惧】——于是这种苦痛引来了各种虫。（虫向着苦痛的灵魂传递真相，无论这灵魂是否是人或类人。）
上浮到浅层的肋骨因为经历的路程更远，被更多根虫叮过，而比深层的更加血红；根虫注入的神经更加强了亡魂肉体的生理、心理的敏感性，使得愧疚与恐惧愈发强烈——于是亡魂动作更激烈、更不会有理智去谦让，于是越挣扎越压实在肋间，也就会有更多虫子向着愈发强烈的恐惧游去叮咬，也因此肉盖变红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——直到浮到水面，亡魂们愧疚达到巅峰——不可思议然却是事实，经过地狱里狱卒的鞭笞与洗脑，大多罪人们受罚时心里反而更好受，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得性无助，而他们最恐惧的就是重新回到人间，他们害怕再回到自己犯下罪孽的地方、直面这人间。
浮出水面的那一刻，才真正是亡魂们第三次的死。他们不再会去任何地方受苦，会以神经根系为根株，从肚子里长出新的植株，沐浴到人间的【阳光】后，生出新的虫子。虫子是他们思维能力的真正终结，却是他们真正的解脱。

但——生出的虫真的带有那些亡魂思维的痕迹吗？
它们基于宿主的基因与血肉而生确是没错，但如果思维大部分是记忆所奠基的，那记忆是否也进入了虫体内呢？这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。
“虫的存在本与人无关。是因为在演化过程中发现了寄生于人是生存的可行途径，虫才留存下了寄生演化的这一支。”这是虫术士和炼金术师一直以来持有的观点。——但看到地狱浮河上亡魂虫的森林后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竟开始动摇。——这场面太过壮观，如果真的有个绝对意志存在，去安排好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地，即使过程是曲折与看似是自然选择的，那这意志的存在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他们想起至今还没发掘出过虫子成为寄生生物前的化石。他们终于开始思考，他们的理论是不是只是一厢情愿——愿意去相信人类是有手段去完全认识这个世界的，相信这个宇宙是人类可知的，而并没有困在任何绝对意志安排的思维牢笼里。
他们即使没有沉下过这河，也没有亲眼看到过这下面确实是地狱，甚至一直以来认为神祇只是各个教会的人心把戏——他们也开始相信，这个世界是有神的。
他们看着森林，突然觉得不可知也是美的，突然悟出了世界的本质——人类能描述的一切都不是现实存在的，这都只是人类为了描述现实而简化出的模型，而世界的本质是伟大与混沌，不是人类可以用符号甚至思维描述与理解的。
——但世界依然存在，存在本身就是美。不需要理解。
不可思议，他们爱着的理性一直要求着他们努力去理解世界，因为这本是他们发现的意义所在。但当来到这理性与感性汇聚的顶点，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【存在】，这物质性的存在，竟然就是理解后最终的答案。——人类除了存在本身，没有别的意义。
（⭐上面可以写成“炼金术师和虫术士看到地狱浮湖上的虫树森林”时，阐发的感想。）
（⭐构思故事框架的线索——可以从一个个喜欢的场景作为线索。
如地狱湖虫林，和肉盖沉浮。）
（另外肉盖一般上浮，其下沉是因为虫注入的重量暂时下沉。⭐虫也是各层【守门人】对建材质量监管的执行手段，不太好的肋骨就让虫把它沉到层低，作为该层小房屋的建材。层底一般都会有守门人居住处为中心的小城镇。）


2023.11.12 神曲沉淹-大量构思框架
⭐加入更多人物。
⭐苦之脓，为虫。
第二次灾厄是反叛的起点。
虫铸的塔，需要更多的祭品，才能抵达天堂。
⭐（炼狱下的管道）被洗下的罪恶顺着半径的管道流向墓穴。这管的尽头是苦痛的起源。

居住在更巨大肋骨里的亡魂“默罕默德”。——他救助了在水中被巨石陷阱压住的我。
我也于此得知：这次大水是人类在一百年前主动造成的——（常年居住在地下的）虫术师们发现了远古墓穴，【里面堆满了人类的尸骨，绝大部分都是紫砂的】。里面发现有类似文字的【大部分被烧毁的一箱笔记记载】。破译后，发现是远古拉丁文。能被辨识的文字越到后面越是歪歪扭扭，不成形状，周围也皱巴巴的像被什么液体沾湿过再风干的。角落里有一具远古尸体血肉仍然没有腐烂消失，其肚子上破开洞，长出一棵扭曲瘦弱的骨木，木上各个圆润果实的部分有个大洞，果实里面已经空了，显然里面曾经有什么东西出来了。树冠上开出了一朵五彩的花，唯独这朵花在阴冷的地下还是娇艳欲滴，是这墓里唯一不显死态的东西。
我回想起上面的那些人树，那些是没有花的，但是也是从肚子里出来的树，但都是巨木，也不是描述里细弱的树。我也完全不清楚两者是不是有什么关联。
“啊！”我突然叫出声。
不顾默罕默德的询问，我只是怔在原地——我意识到他说的不是我说的语言，但我能听懂他说的话。
如果巴别塔建成了，那凿开天堂的地窖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了。
“这是天堂流下来的水。”他看着我指着自己张大了的嘴，点了点头说道。“正如你想象的那样。”

“那第二次的灾降下来，悲痛的人类终于下定了决心去忤逆神明。他们的苦与痛化了脓，结出了瘤，那是苦之果。那果孕育出了活物，爬上了因为绝望而自我结束生命的尸堆，越叠越高，越叠越高……”
“你还记得上次看到阳光的日子吗？”他读着手中的书页，突然停下来问我道。
“太阳……？那是什么？”我很疑惑。
他只是垂下目光，没回答我。
“……越叠越高，于是成了塔。那塔顶起了曾经通天塔的地基与残骸，把人类思维的巨大臂膀伸向苍穹，伸向太阳……”
“太阳？苍穹？”我喃喃地问道，“你说的太阳究竟是什么？我们人类居住的深坑洞穴里哪个才是被称作太阳的东西？”
他依旧没有回答我。
“……伸向太阳……太阳……。人类的苦之果终于长出眼睛，再次看到的地上的风景，那时隔百年的风景。”他合上书页，咳嗽了几声。
“向下沉去吧。”他说。“那里有你应该知道的答案。”
（主角是从没有窗户的虫铸巴别塔里来的。默罕默德虽然知道主角是要被牺牲的小齿轮，但为了人类存续的大事，只是叫他继续去往目的地，没有告诉他真相。）（⭐巴别塔的真相——巴别塔还需要更多材料才能继续向上建，穿过天堂的地窖，才能触及到天堂，开始人类最后的反叛。因此需要牺牲一部分人类，用炼狱山洗下的罪恶灌输进到达地心人类体内，成为“苦之果的结晶”，身体化脓膨胀而巨大化，此时再被知道真相后因愤怒而失去理智的同类杀死，其虫铸骨架一层层通过各层守门人监管接力，不断上浮，浮到巴别塔顶端，成为新的建材。其中胸腔的肋骨最坚硬，盆骨等都相对萎缩脆弱，所以肋骨完好上浮的成功率相对最高。）


剧情方向设定：
——神放下灾厄与疫病来抑制人类，这是诺亚方舟之后【第二次世界灾厄】。（因为神想掩盖意外产生的虫的消息、方便在人类得知世界真相之前就完全清剿作为不可控因素的虫，就有意封锁了第二次大灾厄的消息不让后世的人知道。）（而世界的真相就是——神造世界与人的目的，只是因为他们想要观察。或许是玩一个打发亘古岁月的游戏，或许是看看各种人一遍遍再走一次自己曾走过的路。）
⭐但人的痛苦化了脓，脓在人死后聚集了思绪与不同的执念，变成了不同的虫。——也就是说，不是虫寄生于人，而是虫的内核本就是死去后又经过执念与岁月扭曲的人，它们的“寄生”只不过是本能地将久远过头的真相传递给现今的人类。——那些“注入、插入”的恶心寄生方式也是在传递信息。它们在神的目光背面，以人类自己的意志进行【传道】——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么做，人类知道真相后会变得更好吗？——不，我想不会。但它们仍然存在并继续着传递的使命，它们一定有自己的理由，那种在死后的岁月里却摆脱了死的虚无，坚守着什么，而从中萌生出的我尚不可理解的意义。

2023.11.12-2 杂思
1.⭐看河边的错误解读视频，由点及面理解余华、残雪等作家的写作意象的指向性。
2.非理性的社会权力生产关系（经济基础），通过宗教和哲学塑造的意识形态（思想的上层建筑），决定理性的法的体系（权力-政治的上层建筑）。
3.道德更多是约束自己，而不是要求他人的。
4.⭐不要因为个体微小就觉得是可以牺牲的（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）——⭐可用在杀人造塔的人类内部统治阶层反叛上。（内部的反叛与对外的对神反叛）
——⭐一种反权威的思想萌发（参考易中天的思想）。
5.⭐⭐⭐关于【愿主生长】的含义赋予——
飞鸟集p8第25条：“人是一个初生的孩子，他的力量，就是生长的力量。”
——虫最初的诞生意味着人对神的反叛执念与倔强。“愿主生长”的含义一重是希望虫，即希望人类不屈而独立、反叛权威的精神继续存续壮大；另一层是物理意义上，希望虫铸巴别塔继续“生长”，即用牺牲者的骨肉使巴别塔生长。

2023.11.14-1 我有由我生发的如我神。我不是神。

2023.11.16 【虫铸巴别塔世界观补完计划】——
需要【简述】的内容：
货币，科技、阶级的分布，虫器的原理，无水村落的信仰与虫像，苦痛虫币带来的经济宗教混合。】
⭐关于科技与阶级分布：
地底从浅到深，愈发古老。从遗迹和生物稀疏，到古老科技和古老生物越来越多。地底深处存在【无水的村落】，建在遗迹之上，也因遗迹传承下的古老文献和壁画形成了对虫的信仰。这信仰是存在现实的神迹的——在人们苦痛时前去教堂的单人净化室，将痛苦的情绪涌上心头尽可能呈现给【观心虫像】看，之后此人就会短暂昏厥，醒来后就会有【幼虫蜕皮币】，即【圣币】摆在面前，身上也会出现【神印】（自身肉体生虫脱落后的断面印记），这被认为是神迹的证明——是的，这个城镇的货币就是这蜕虫的硬壳，因为虫在这里是神圣的，所以这里的人对日常购物与经济运作都抱有一种敬畏而神圣的感受。而这货币的面值也是随着神圣的程度而增加的——相对脆弱透明的蜕皮是最低值，可以购买到一个土豆；接着是不透明有韧性的蜕皮，可以买到一张【日落票】，去看看传说中的日落；最后是蜕皮失败、身体还困在皮中的，这价值最高，一般持有者不愿意去用它买什么东西，都把它做成挂饰或真空压缩保护起来，或者和一部分疯子一样，吃了这虫子，变成真正的、意识被打散一般的疯子——他们仿佛自己成了被困在蜕皮中的虫，时刻窒息般痛苦挣扎着却难以死去。——村民们对这种疯子的态度也不同。有的虔诚敬拜神的降临，有的早早避开，还有的不知是谁，趁着半夜进入教堂把他杀死，钉在虫像上。或许是他的家人不愿他再受苦？还是虔诚的教徒想亲眼剖开他看看里面的神？亦或是……并不把虫看成神的人，去正视了他的痛苦，又对虫有种好奇？
巴别塔从低到高，是穷人到富人，是虔诚到现世欲望盖过信仰，是科技低到高。科技驱动的能源就是巴别塔的墙壁——这墙壁会源源不断从低层向高层生长——也就是说，高层挖了一块缺口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很快又会从低层的某处补上一块。也因此只有在低层，才会看见上面到底挖了多少洞，也因此【低层的墙壁坑坑洼洼】如月球表面，但也只有低层才能补上这些洞，去真正为这座通天塔的承重牢固而操心。
这墙壁挖下一块磨成粉，放进尖端带孔的【牙状】能量转化器，再插进任何【机器的血肉插槽】里。只是要注意，拔出牙器后不尽快再次插入，这血肉插槽就会很快愈合且越愈合越坚硬，长此以往全身都会难以插入——机器都是苦痛驱动，这就是【虫器】的科技，和虫一样都是因苦痛而诞生又为苦痛而驱动。——于是使用虫器的人就是在折磨虫器，哀嚎就是引擎声——上层（新巴别塔的8层之上）的人都不知道这些虫器是哪里来的，他们只知道书上教的如何维护虫器。但低层从没有看见过虫器——直到我看见了桑尼的眼窝成为虫车的插槽，韦德的刺青成为虫车轮胎上的花纹。

⭐虫器的音乐器、载具、厨具等设计。
虫器是虫和人的结合。
⭐将虫器以【制造原理】分类——
①一部分是自愿结合，即古老的自结合【圣虫器】，这会保留完整个人的形态，加上虫的一些肢体特征。
②另一部分是被动组合，即现代的【技虫器】，一般这种虫器为了不让其产生完整统一的反抗自我意识，会采用不同个体的肢体组合成合适实用的物理形态。虫主要起到【内部驱动、外部榫卯接合】的作用。

2023.11.16-2
圣女对群众的吸引——
来源于作为载体的【虫生痕】（常人只能有一个，因为人对痛苦的承受力只有一个的量，一个痕迹就是莫大痛苦的结晶了），圣女贯穿全身，并组合呈【十字架】的形状，从双臂到躯干中线的十字。——这是她作为人类坚韧意志的象征，象征着人类潜力的巨大，而这力量来自作为“神”的虫。
这吸引力也来自于圣女深邃的眼睛，和她从来没有露出过的双腿。这给了所有人一个遐想。有人说，圣女没有双腿了，连体的布裤子下是虫的肢体；也有人说，她的双腿也布满了圣痕，那代表着更大的苦痛与应对苦痛的潜力……
但不必说的是，她衣裤镂空的胯部两侧，从本能上就有对男性信众的吸引力，不然也不会围绕她的双腿传出这么多传闻了。
其实，她的腿上吸附着好多虫。不断给她输血，防止她在放血示众，展现人类力量的仪式中真正死去。

2023.11.16-3
1.关于【启示录】写法——
这样就可以把零散的世界观信息尽快呈现给读者，而不需要完整写出主线故事。
2.【“你还记得在被漩涡卷下来之前的事吗？”】——
我记得我生下来就在一个塔里。塔有好多层，而我最高所到的是第16层。
塔的每一层都很广，中间的区域是教堂塔楼，有八个小塔楼和中央一个大塔楼，其间有扶檐彼此搭着，说是寓意着【神扶持世人而世人敬跪神】；教堂区的周围是各个居住区，由内到外一圈圈，从富有到贫穷。我住在相对中间的区域，每次朱特节，在大礼拜结束后，教会就会从各自的小塔楼出发，前往最外圈的萨特贫民圈布施。路过我家门前的路时，我就会看见教会的教士们抬着蛇虫骨骼做成的轿杆，轿子里用食物做成的冒着热气的神像摇摇晃晃，烤鸡和象头作神的八只眼睛与头颅，乳酪黏连着神的八肢与躯干，其上的每一束肌肉都用三条烤圣节虫表现得清晰可见，神盘腿坐着，其余的六臂被三横一竖的丰字架钉住，黑色的指甲是用烤焦的猪皮做的。
我和我的朋友们每天都要去自己片区对应的小塔楼上课和做礼拜。
每过一年，我们就会向上升一层，我和同层的朋友们就要搬一次家。
每到搬家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再次注意起塔的墙壁，和中央通达的链梯。当梯子升到半层高度，我们就能看到最外圈边缘塔壁的全貌，会开始幻想那塔壁之外是什么样子。其实塔壁上一个个细微的小孔，大概一个手臂那么宽吧，不均匀地分布在光滑的塔壁上。但我们从没有接近过塔壁，负责教导我们的教士说贫民圈很混乱，非常不安全，从不让我们去。她一直很担心我们，说这世界上有很多【垃圾人】，因为他们而让自己受到伤害或影响情绪是非常不值得的。我看出她的担心是真诚的，于是深信不疑。
每年一升的日子过到第9年的结尾，一同度过前九年的朋友里突然有一部分被教士送到了向下的链梯里；
第12年结束时也同一批朋友告别，而我一直在向上，教士们告诉我们，向上是接近上帝的，所以向上升总是好的，而不得不向下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坏的，他们只是有自己个人的原因，不能再向上、并且用别的他们能做到的方式继续侍奉神罢了。听到教士的话，我其实是有些沾沾自喜的。安稳地向上让我有种一切都在正轨上的安心感，便不愿再去考虑更多别人的事了。
到了第16年底，我们迎来了一场教会测试。
这一次，轮到我坐向下的链梯了。
我并不惊慌恐惧，因为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，而且这次大部分的朋友们都不再能向上了，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负责我们的教士这次也回同我们一同下去。这无疑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。
是的，我并不怕。我回想起曾经在第15层遇到过在第9层分别的朋友。他正在一队穿着教会职工服装的人里从外圈向内圈走，他们手上都推着装满白色沙土、或红色猪肉的推车。我激动地和他打招呼，他看到我，疲惫地抬起手眼向我示意，并停在路边和我说话。
只是他说的话，我一句都听不懂了——他操着另一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语言。他好像也听不懂我说的话了，于是我们只是用肢体语言寒暄拥抱了一下，便挥手分别了。
12-10-6……
我看着曾经居住过的地方，各有各的回忆。只是来不及感慨，链梯周围突然就从暖光变成了黑暗。
花了好几秒适应了光线的变化，我们看见这一层比以往的每一层都深都广，而层底，是一片海洋。
周围躁动了起来，很多人都出声质问教士究竟要去哪里。教士脸上堆满了笑意，叫我们不用害怕，大家都会用自己的方式、找到自己的路，去继续侍奉神明。
说罢，教士拉下一个操纵杆，链梯的地板打开，我们都落了下去。
最后一眼，是看见教士们攀着链梯四周的铁栏，吊在头顶，看着下坠入海的我们。
我敢肯定，他们仍是充满笑意，仍是慈祥而虔诚的。


2023.11.17-1 
生界、地狱（影界）、和永恒惩罚之地，三者的区别与关系：
所以地狱或者影界并不是最终的死亡，只是死者临时居住的灵薄狱。
在影界的第二次死才是真正的死亡。去向的是永恒惩罚之地塔尔塔罗斯。

⭐⭐⭐整理世界观，把它画成概念图和漫画故事。
⭐⭐⭐把【人物】设定好。
⭐巨虫软边（如贝类波浪形的软足，不断浮动）峡谷。
——⭐其实是一只巨虫被人类“寄生”了。
在塔下遇到的一个个无水村落，【里面的智者都有虫结合在身上】，最典型的就是眼蛀虫的双角，和脑虫的壳子。——由此引出一种对虫的崇拜，以及暗示并不单纯是对生物的崇拜，其背后的信仰形成原因还有什么更深刻的意味。
画风——所有的形里都要有密密麻麻的斑与线做质感和颗粒粗糙感。

2023.11.19-1
【画册故事内容】——（峡谷虫膜、圣女血池救主角、修女登场）
从进【峡谷的虫膜】后遇到第一个无水村落→
看见村民正好在跪拜虫像（仪式前的准备）→
遇到智者指路，引出信仰虫的世界观；询问其来处，回忆起在肉盖下与守门人的对话，以此引出整体的世界观→
到折磨圣女的仪式要开始，圣女登场，惊艳的美丽，再到她褪去披风，露出满身伤痕却白皙美丽的反差。→
宣讲圣词，⭐其中内容暗示着在虫成神之前，还有别的神，但现在虫是唯一神→
⭐圣女背对着跪在虫像前，张开双臂。身边的八位黑衣教士们，拿着花纹不同的极小的刀，割开圣女的四肢与躯干形成八道血口。鲜血逐渐灌满了虫像前的哥特浮雕石池。
“外来者，你上来。”圣女说。众人惊叹，议论着，随后立刻又拜倒下来。
主角来到圣女面前。
“爱我吧。”她在耳边主角低语。
随后抱住主角倒向了池子里。
在液体里，圣女用小牙弯刀捅了他几刀，他的肚子里流出雪白的蛾子来。
“别怕。”她捂住他的嘴。
随后她上浮他下沉。她捧起一捧淹死的蛾子，对民众说：“神接受了他的血肉！”信众爆发出欢呼来。
随即圣女张嘴吞下了所有的蛾子。周围的黑衣教士们都下场阻止簇拥而上的民众了，于是没有看到圣女吞下“灵魂碎片”的场景。（后来圣女说是因为突然饿了，想吃一些灵魂蛾，才这么做的。带头的茧鼻子女教士表示会继续调查，并向塔通报刚才失去的“塔材”情况，放下话就也暂时走了。）
血池边，虫像在吸食里面的血。其肚子从干瘪慢慢胀大。

之后，仪式结束信众散去。圣女逃出地牢，来到坟地，解开裤子露出满腿的根虫，割开自己的肚子用根虫吸出吞下的蛾子，又把蛾子挤进尸体肚子里去。
——主角醒来的模糊视线。
“你醒了。”圣女柴瘦的右臂捂着渗血的肚子，憔悴地说。
主角惊慌地问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杀他又为什么自己醒来了。
“你有不属于自己的使命。这使命是你命中注定的，却从一开始就是别人强加给你的。”她说。一边摸索着裤子口袋，拿出来，用一条细长的【百足直虫子】按在腹部伤口上，捏住两头拉直，让虫子的两侧足勾住伤口两侧的皮肤。然后她突然拔掉虫的头，虫足突然僵直收紧刺进皮肤——这虫子成了缝合伤口的器具。
刺进虫足的地方渗出了血，她只是伸手抹了一下。好像她对疼痛没有太多表现，只如同再习惯不过的事一般甚至不用一个表情去作自己话语的逗号“我也有我该去完成但不是我想去完成的使命。”她说。“我同情你，所以我假装杀了你，换你自由。”
“啊……嗯。你说得我云里雾里的，什么是我的使命？……啊……总之，先，谢谢你？……所以你说的使命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救了你，所以……”她好像没有接我话的意思。“所以你要爱我。”圣女用消瘦爬满虫子的双腿环勾住了他的躯干。拥抱着他，正准备亲吻他的嘴。
突然，她被一棍子敲晕。一个教士打扮的人站在她身后。主角一个激灵准备逃跑，却被腿环住来不及跑。
“不用怕。”那个人开口了。“我只是来带她回去的。我也不想她被别人发现她自己逃出来了。”（⭐画里修女的形象给圣女吧，修女现在用白发吊眼角喜欢皱眉的可爱美少女形象吧。）
黑暗里，我看见凑近掰开圣女腿的她是白发。她眉头紧皱着，鼻头有些耸着，好像一刻也没有松开过。
“走吧，找个地方躲起来。”
“……啊，对了，她说的，我的使命，是什么？”我用惊魂未定的声音问道。
她用余光瞥了我一眼。“你是从塔上来的吧？”她问。“你想回塔上吗？”
我点头。
“那继续向下吧，到了底，你就能回塔上了。”她没有回头，抱着圣女走开了。
我一个人在原地，摸了摸肚子上的伤痕，还在渗血。
我回想起那些发光的肉盖，那些从人肚子上开花长成的树。一边想着，一边我顺着饥饿，本能地抓起地上别人尸体的手，啃起来。
起身，我步向峡谷的尽头。⭐我从未听说过使命，却又突然被宣判获得了莫名的自由。
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去找找看，我究竟是谁，又被命运宣判给了何处。
出了虫膜，我向下继续沉去。

2023.11.19-2
修女形象——
白发，皱眉。还没有被虫“赐福”过，也就是还没有和虫结合或长出虫。这个小教会还以为虫不能长出来，只能结合——这意味着塔上高层对塔下的管理是隐瞒虫的真相的，甚至塔上大部分的教会也是不知道虫的真相的。只有18层之上的教会才知道真相。

2023.11.19-3
【神床】——
捂面蜷缩动作，血肉和盔甲粘合在一起（用脑虫壳做成的盔甲。用采生折割的方式黏连盔甲和人体。）的【神床】——用以【降神】，也就是【虫的苗床】，用来把里面已经被脑虫软化肉质的人体喂养幼虫，作为幼虫的襁褓，繁衍更多的虫。
【神架】——
掩面低头的跪姿神床，用来制作虫像的特制神床。因为制作神床时，人体肌肉往往会强直收缩呈现屈膝蜷缩状，所以神架有一定制作难度。

⭐把下面的作为【巴别塔世界观里角色写的诗】：
【种在背阴处的向日葵】——
我喜欢美好的治愈，但是无上的自卑无时无刻不在嫉妒自己为什么不美好。于是得到歌声治愈的我，美好的感受后就是嫉妒歌唱者本人的阴燃火焰。
于是我就在歌声仍在耳廊里回荡的时候，在一年四季都背阴的地方种下一株向日葵。
这株向日葵就是我写在虫的那个世界的一切文字与图画。

【阴燃的火】	——
我是阴燃的火，不明，亦不灭。却时刻灼烧着自己。
世人看不见火焰，于是不爱我。
我照耀不了世界，却尝试爱自己。
是否会有一个人，凑得够近，终于去感受到
那一团死火
原来也有温暖。

2023.11.20-1
【设计一个人头虫箱or罐子】——
摁进双眼流出血泪（外层液封），解锁打开顶部翻盖。
眼窝和嘴角的侧面凹陷，颧骨处侧面突出，正视图剪影呈上下窄中间宽。
——参考蔑视的设计，看看怎么安排【纹路】和【主体生物之外安排什么元素填充】。

马太福音里【点灯不该隐藏】与【背阴处的向日葵】的冲突。

【尖帽（小丑，可遮面），不被理解但传播真相】——虫

到水底后，——
信了伪神的预言，固执地认为找到了根，就不愿走了。
握住了骨泉眼的舌头，和泉眼融为一体了。
在泉的意识里，他看见了亚伯子嗣的愤恨与固执，知道了【始祖的虫蛾】原来是从人类身上的苦痛里长出来的。
——他逃脱了作为建材、为人类使命做贡献的使命，却为了寻找真相陷入了另一个使命。他从没有自由过。

土葬形式——
菌虫繁殖，分解尸体。

2023.11.20-2
1.虫的视觉设计——
时刻要有【血肉】元素，且作为【前人】的【人】部分辨识度要有。
2.虫器的视觉设计——
要强调“使用”【活物】的特征，不是吉格尔的死物骨骼类。因为【使用活物】与【使用死物】给人的感觉是大不同的，是一种道德界定【对待生死-对待人和物】的底线突破问题。
3.巴别塔与各器物的设计——
加入【荆棘】和【尖帽子】要素——【自嘲】——这是人把自己的【罪】作为正向崇拜与正向象征时，默认别人不认可但是自己认可自己行为，即一种【积极正向的叛逆】，而叛逆的对象既是他人也是神明。

【虫像元素】——
根系（神经），从背部生长的繁荣向上。背后根系上长出很多【果实】，是虫卵。主人体和背后虫树形成的圆盾形，从腹部、胯部偏下、大腿内侧、侧乳背肌、太阳穴处两者【虫管】拉丝连接。
四对手：捂脸，托天祈求，向胯骨交叉，向下合掌。

回忆点：【冬虫夏草材质】——白色干皮+内粉红肉。

2023.11.20-5
【权杖】——
一圈羊角包纹理凸起眼睛，裂隙火光发红。一圈是环，上面两边缘是镶嵌金色符文（虫文，后人类语言）。
类似火炬，上面生长出树杈，树杈内部其实是血管肌腱和神经生物质。
做成权杖。

【塔的根系】——
也是扎根与地下土石（露出水里的就是人花树，部分被动受罚成为树、部分虔诚信徒先加入神识资源成为树——所以表情各异，自由的树是白色可以自由运动，被动的树痛苦低吟只能无意义挣扎）、浸泡在水里。
根系是神经血肉，向上的根逐渐变成骨质。⭐根虫的作用一部分是注入内容让不合格的建材下沉、一部分是修补塔的根系，这可能也是根虫命名的真正由来之一。
可以看到【根虫树】的地方，可能是发生过塔根系的大崩裂，所以急需技术弥补的地方。

关于塔的自我修补和生长——（塔的本质：骨质虫树）
塔会从下向上自我修补，也会扩充生长，但生长比修补慢很多很多，且生长的方向不太可控。——所以需要人工用【浮骨】作为材料进行扩充建造。【建造师】一般一生都在塔顶，不知道这些建材的来由，只要知道建材的特性就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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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塔外的人】——
时不时会有人出来抓塔外的人，因为塔外灾害严重，所以被作为【教育孩子们信仰他神的异教徒的下场】的教材。
真神得知此事了，便用闪电和瘟疫扑杀塔外的人。塔因为有【有意识的虫树——虫铸巴别塔】的保护，所以神力不能及。
人们比起虚无缥缈的神，更愿意信在身边的神。即使虚无缥缈的神更强大，但却没有陪伴感。

·另：虫像下方的两人双手捧起的动作意味着奉献与赞美。

·一种虫像流下“像石膏一样的白色唾液”，半凝固的状态坑坑洼洼，包裹了一个球状核心。

·（见操场灯图）举着灯作为眼睛。

·飞【蛾】扑火——
为了使命的偏执与执着，如人类存续的使命与偏执。【人存在或者灭亡，不取决于意义多少或好坏，而在于人自己自己的决定。】

2023.11.21
⭐我的世界观的【独特点】——
1.血肉虫、虫器，一切都是有感情的，强调【使用活物】。
通过增加和虫器互动的对话、眼神（绝望、愉悦、安全等）来表现。
2.结合各种【科技】。在血肉无序掉san中，透出理性的一丝微光。
这是黑暗中的唯一一丝光，也是绝望中无处逃脱却孕育出的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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⭐再围绕虫像，做【各局部】、【各角度】的设定图。（如下方双人的正面图看，肋骨【⭐铁钉固定】和流血更清晰）

⭐【身上和虫器上的纹理】——
活的越久、苦痛越深，身上的纹理就会越多、越深。有些人的纹理线条细到几乎看不见，这常被叫做不显。显与不显，这两种人各有各的幸运与不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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↑交错虫壳插板；
身体外侧延伸肉扇（作为露南半球衣物的延伸。衣物两拉线可伸出丝虫。）。

【两丝一管】——
一般进行这个“仪式”的多是孩子。一丝抽血，一丝输血。交换虫血与人血，彼此同化，建立连接。
本意是想要达到控制虫的目的。但实际的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人类意识主导虫的活动，也可能是虫的“混沌意识海”主导了人的意识。
前者一般成为【虫宠】，有了学习虫术知识和技能的更好资质，作为【虫术士】的助手学习虫术（虫术士有两个方向，有普通人类的学习知识的方向，也有能够操虫开发虫术实践技能的方向）；后者会因为失去人类身份的认同感和主动维护人身份的行为，逐渐难以维持人形，变成【虫人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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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虫膜雕刻艺术】——
用装有抗凝血液（植物毒素，取自很常见的涓涓草，价格低廉易取得）的中空骨针，在虫背部雕刻的艺术。
由于虫出血后会在外面的虫膜上留下线条，抗凝血液保证长时间刻画也不会让前面的线条消失。而虫膜外侧有透明粘液，笔尖划过后粘液很快又会粘合，所以画封闭图形也不会让虫膜成块脱落。画好后将粘液烘干，可以整只虫放进玻璃圆罩中钉住观赏，也可以撕下虫膜。
烘干后的粘液愈发透亮，如水晶一般。
其上一般刻有宗教史诗，或者作传信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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